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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英文，译文与其后引号中的内容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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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美无

如没有表面现象，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，既无罪

犯、无受害者，也无动机的罪行。其实情会永远地隐

退，且由于无痕迹，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。

然而，恰恰此罪从来不是完美的。因为万物由其表象露出马

脚，这些表象是其不存在的痕迹，也是虚无延续的痕迹。因为虚无

本身、虚无的延续都留下痕迹。因此，万物暴露了自己的秘密，尽

管它躲在表象之后，还是让人看出其真面目。

艺术家也同样，总是距这种无意义的完美的罪行很近。但是

他在摆脱此罪，而且他的作品就是此罪破绽的痕迹。米肖

）认为，艺术家是尽全力抑制这种不留下痕迹的根本冲

动的人。

此罪完美是基于它总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事实

缺 。从其出现之前起，这个世界就在改变，所以它永远不会被发

现，没有“最后的审判”惩罚它或宽恕它。由于事情都是已经发生

的，因此它也不再有终结。既无撤销，也无宽恕，但其后果的影响

却是不可避免的。原罪的发动或许具有各种诈术的蕴酿中人们看

到的那可笑的形式。再则，世界的前途也在于此罪的完成、其无法

改变的进程、恶的继续、虚无的延续。世界永远不会经历那原始的

拉丁文， 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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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那最初的几秒钟不可思议那样，

场景，它时刻都在经历对其进行的检举和赎罪。此事没有终结，其

后果是难以估计的。

正如创世大爆炸（

此原罪的那几秒钟也不可确定。这是陈年老罪，就像散布在人世

间的陈年老话一样。而正是此罪的能量，像最初爆炸的能量那样，

将在世界上扩散，直至最终衰竭。

这就是传说中此原罪的幻象，在诱惑和表象的作用下变了样

的世界的幻象。

这就是其秘密的外部表象。

过去，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：“为什么是有而非无？”而今天，

真正的问题是：“为什么是无而非有？”

事物本身并不真在。这些事物有其形而无其实，一切都在自

己的表象后面退隐，因此，从来不与自身一致，这就是世界上具体

的幻觉。而此幻觉实际上仍是一大谜，它使我们陷于恐惧之中，而

我们则以对实情表象产生的幻觉来避免自己恐惧。

为避免恐惧，我们应该了解世界，消除原来的幻觉。我们不能

容忍空白、秘密和表象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应了解它，而不让这样

的幻觉任意闪耀发光？对了，这同样也是个谜，我们不能容忍其捉

摸不透的特性，是这个谜的一部分。我们不能容忍对它的幻觉及

其纯表象，这是世界的一部分。倘若这个谜应该存在，我们就不会

更加容忍极端真实和透明。

真实本身希望不加掩饰地让人知道。它不顾一切地寻求裸

露，就像麦当娜在其扬名的影片中一样。这种无望的脱衣舞，就是

实在的脱衣舞，它躲避在字面意义之后，给轻信的观众展示裸露的

表象。而正是这种裸露给它包上了另一层表皮，失去衣裙的色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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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：逃避给人以力量，能力产生于不在场（

魅力。她也不再需要单身汉们把她剥光，因为她已主动放弃使用

脱衣舞的道具。

受到

此外，对实在的主要异议在于这样一个特点：它会无条件地屈

从人们对它所作的一切假设。因此，它以自己最可悲的从众媚俗

挫伤了反应敏捷者的积极性。人们可以使实在及其本原（它们在

一起除了庸俗地交媾并生出无数显而易见之外还会干什么

最残酷的虐待、最诲淫的挑逗及最荒谬的影射，而它则必然以奴颜

婢膝的态度屈服于一切。实在是一条母狗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它

就是愚蠢和善于算计的私生子，是献给科学骗子的神圣幻象的垃

圾。

当然要

若要重新找到虚无的痕迹，罪行未完成的破绽，就必须使世界

失去现实。要重新发现其秘密的排列式，就必须使累积的实在和

话语失去痕迹。必须一个一个地从话语中去除那些词，一个一个

地从实在中去除那些事物，使相同物脱离相同物的状态。在每个

阶段实在的背后，为确保虚无的延续，某物必须先消失

克制消灭它的欲望，因为这种消失还须经常重现，罪行的痕迹也应

清晰如新。

在我们不断积累、增加、竞相许愿的现代性中，我们已忘掉的

。虽然我们不

能再对抗不在场的象征性控制，我们今天还是陷入了相反的幻觉

之中，屏幕与影像激增的、幻想破灭的幻觉之中。

但是，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，因为它就是现实。影像也不

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。就好像这

些东西都已贪婪地照过镜子，自认为已变成了透明的，全部在自己

体内就位，在充足的光线下，被实时地、毫不留情地复制。它们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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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有甚者，在

有在幻象中脱离自己，而是不得不出现在无数的屏幕上。在这些

屏幕画面上，不仅没有实物，而且连其影像也不见了。实在被赶走

了。也许只有专门术语还把这些散乱的实物碎片联系在一起。但

此观念的排列式何处可寻？

剩下的唯一悬念是知道这个世界能够丧失现实感到什么程度

才会因其太少的实在而抵挡不住，或者反过来，它要超现实到什么

程度才会被太多的实在压倒（即当它完全变成真的，比真的更真，

倒在全部模拟威胁之下时）。

然而，尚不能肯定：世界秘密的排列式会被虚拟的透明世界消

灭，幻觉的力量会被世界的技术操作消除。在所有的技术背后，都

可以预感到有一种完全的装模作样和两面手法

改造世界的幻觉背后玩起世界隐约显出的把戏。是否技术是消除

对世界的幻觉的唯一抉择？或，是否它只是这种基本幻觉的一个

巨大的灾难、难以捉摸的意外或最后的实体？

可能是世界利用技术愚弄我们，是客体用我们对它拥有权力

的幻觉引诱我们。一个骇人听闻的假设：在技术虚拟方面达到顶

点的合理性会是缺乏理智的计谋和希望幻觉的计谋中的最后一

计。尼采认为，其中希望得到实情的愿望只是一种兜圈子和一个

灾难。

在模拟的前景中，不仅世界消失了，连其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也

不能再提出。这也许是世界自己的一条计谋。崇拜圣像的拜占廷

人都是狡猾的人，他们自称为了至高无上的荣光而代表上帝，可是

他们却在影像中模拟上帝，以此掩盖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。实际

上，在每一幅影像的后面，上帝早已消失。它没有死，它是消失了。

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提。它已通过模拟解决。这样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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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说的报告

们做了一道有关这个世界的实情或实在的习题。我们通过技术模

拟和大量毫不相关的影像得到了答案。

既然上帝已被不留痕迹的冲动所驱使，利用影像来消失，这难

道不是上帝自己的计谋吗？

所以，预言实现了：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

失并掩盖它的消失。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，所以它们也

都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。

因为，更确切地说，没有什么希望被人注视，只希望视觉吸收，

并不留痕迹地通行，勾画出某种不现实交流简化美学方式。所以，

今天很难再看出表象。因而，阐述此情况的报告，可能是一个无话

相当于一个没有什么可看的世界。相当于一个纯

粹客体，一种不是物体的客体。相当于用虚无比喻虚无，用恶喻

恶。但这种不是物体的客体不停地以其虚假的和非物质的方式出

现来困扰你们。整个问题就是：在虚无的边缘使该虚无有形化

在冷漠的边缘，按冷在空白的边缘划出空白的水印边线

漠的神秘规则去游戏。

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。必须在事物沉睡时，或在另一种时

机：当它们暂时离开自己的时候抓住它们。就像在《睡美人》中那

样，老汉们在这些美女身边过夜，尽管因性欲而发狂却没有触碰她

们，而是在她们醒来之前悄悄离开了。他们同样，躺在一个不是物

体的客体边，客体的冷漠刺激了色情感官。但最令人迷惑不解的

是，没有什么能够让人知道是否她们真正睡着了，或者是否她们在

沉睡中调皮地享受着自己的魅力和自己那隐约朦胧的性欲。

对这种不现实的游戏、对恶意的讽刺性语言没有感觉，实际上

是不能生活的。智慧仅仅是这种对普遍的幻觉的预感，甚至在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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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方面也是这样，假如在自然发展中它没有改变的话。比情感更

强的是幻觉，比性欲或幸福更强的是对幻觉的激情。

识别这个世界是徒劳的。就是自己的面容，我们也不能识别

它。因为镜子会使匀称的五官变样。要看到它现在实际的样子，

那真是发疯。因为我们对自己不会再有秘密，透明会使我们颓丧。

人类是否已向这样一种形式演化？即面容对于自己依然是看不见

的，不仅对面容的秘密，而且对其欲望的任何秘密都不可从其面容

上得到明确的识别。其实，任何物体都是这样，都是在最终变了样

后才到达我们面前，包括科学屏幕上的、信息反馈里的、我们大脑

印象中的。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出现，并不希望有异于对它们的幻

觉。事实也正是如此。

幸好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物体都是已经消失的。幸好，什么也

没有在实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就像夜间天上的星星那样。如果光

速是无限快的，所有的星星都会同时出现，这时天穹就会变成恼人

的白炽天。幸好，没有什么在实时发生，否则我们就会在所有事件

的信息面前不知所措。现时就会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白热化时

段。幸好，我们是以一种必需的幻觉方式、一种不在场的方式、一

种非现实的和一种与事物非直接的方式生活。幸好，没有什么是

瞬间的、同时的或当代的。幸好，什么也不在场，什么也不与其真

身相同。幸好，实在没有发生。幸好，罪行从来不是完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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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的幻觉，即对一个完美的、完成的、犯

进的幻觉是对原罪的幻觉，世界一开始就被它改了样，

从来没与自己一致过，从来不是真实的。世界仅仅由

于这个已固定的幻觉，即对各种表象的幻觉而存在。

这些表象是各种意义及终极目的不断消失的场所。这不仅是玄奥

的，在自然界的秩序中也是抽象的，从一开始，不管这个开始怎样，

世界就在连续不断地出现与消失。

这就是变化，它有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信息中消失，并最后在绝

对信息中消解：世界

罪造成的、完善的、达到存在和实在顶点的、已尽其所有可能的世

界的幻觉。坦率地说，是上帝经过了这个信息和复杂化不断增加

的、检验实时世界的过程；是上帝在世界被其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

搞得筋疲力尽以后，主宰幻觉世界的崩溃，拟象的、虚拟实在的世

界的复兴。是上帝主宰世界的无条件实现和对其最终的幻觉。起

初，上帝决不在，最后它总是在。可以说，开始必然是不幸的，结果

会是幸运的。

世界是幻觉这一说法源于世界的不完善。如果一切都已是完

善的，很简单，世界就不会存在。而假如不巧它又变成完善的，很

简单，它也不再会存在。这就是此罪的实质：如果它是完美的，它

就不再留下痕迹。使我们确信世界存在的，是世界偶然的、有罪

的、不完善的特点。因此，它只能作为幻觉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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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的因果幻觉

所有在此幻觉以外，在世上这种偶然事件以外影射出的东西

都只是一种用作辩解的幻影。此偶然事件使它永远地脱离其本身

的意义和根源。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、幽灵的反射投影，一种仅仅

认可偶然混乱并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秩序的反射投影。

我们在幻觉和真实之间犹豫不决，两者都同样恼人。但，或许

真实还更加讨厌一些。即使我们拿起所有武器，真理的、科学的和

玄学的武器对付幻觉，我们最终会选择对世界的幻觉吧？我们潜

在的真实是虚无主义的真实，但尼采认为：“它不等于最高权力。

希望有表象、幻觉、假象、变异、改变（客体的假象）的愿望相当于某

个比希望有真实、本质、实在的愿望更深刻、更原始、更抽象的东

西：后一个愿望本身只是一种希望幻觉的形式。”

人们怎样才能相信既无起源也无终结的事物的真实？所有我

们能够补充的，就是这个小小的最终幻觉，同时还有一种非偶然效

补救的幻觉（与世界的毁灭性幻觉比较而言）。

但这只是一个人为的额外部分。我们想要用自己的觉悟来胜过世

界，而这种觉悟本身只是一种附带的过剩行为、一个世界的虚幻极

端。为此，这种觉悟的模拟完全是多余的。我们的意愿行为永远

不会等同于世界的意外侵入。

①德文，译文与上文引号中的内容相同。 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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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设想出的世界上的秩序或无秩序不可能比现有的更多。

我们对世界的改造不可能比其自身的变化更多，这就是我们的历

史基本性的弱点。所有变化的思想、所有变革的、虚无主义的、未

来主义的空想、以及所有以特有的方式破坏和违背现代性的想法

与世界的不稳定性、自然的可复归性相比将显得天真幼稚。它的

违背和破坏都已超出我们能及的范围。我们的破坏行为永远不会

等同于世界的意外破坏。

在人为破坏方面，我们所能添加的，已写入了世界不断的变

革、微粒的出乎意料的运行轨道及自然系统的混沌之中。而且最

终的意外事故并不比最初的意外事故更与我们有关。这里也一

样，不应抱幻想。我们不会给世界的虚无增添什么，因为我们属于

这个世界。反之，我们也不会给世界的涵义增添什么，因为它没有

意义。

过分，是世界过分，不是我们过分。容易走极端的是这个世

界，作统治者的是这个世界。

以上这些能防止我们产生对意愿的幻觉，它也是对信仰和欲

望的幻觉。这是那种为了某物而存在和控制虚无持续的玄奥的幻

觉。

我们的意愿就如精神性妊娠或一个由人工神经支配的假肢，

或是像真肢体截去后对幻肢的“虚拟”的容忍（任何虚拟的实在都

是对真实世界动外科手术的结果）。意愿是同一类的。在世界事

务中对其的推论只是对想望的推论或对幻肢容忍的推论。梦也使

我们产生对世界事务的幻觉或推迟其发生时间的幻觉。它们甚至

使我们产生对属于其机理的梦意识的幻觉。是意愿的偏斜与梦的

染色体在互相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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弯曲

优美的天地

正如在梦中一样，意愿应顺应世界的这种偶然偏斜

而不是被反射。它本身只应是一种意外的连接，使世界的事件永

存，并可能加快其过程。应完全与想望一致。

）的作品里，在埃达（在纳博科夫（

中，就像在悲惨世界中一样，从来没有决定的事。一切都是偶然之

事，幸运的，或不幸的。没有错误，没有悔恨，一切都是不道德的，

并且对此而言，都是如此地淫荡。不仅是肉体，而且意愿本身也变

得淫荡和偶然。角色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存在，也不对此负责任。

他们满足于说出自己的意愿和想望，不干涉其谜一般的意外事件，

他们遵守某些关于生存的游戏规则，其中第一条就是对生存不赞

成。

生存是不应赞成的东西。它作为安慰奖送给我们，所以不应

相信它。意愿是不应赞成的东西，它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幻觉进

入了我们的头脑。但是，假如有什么比被其他人压服更坏的东西，

那就是被自己压服。实在是不应赞成的东西。它作为模拟的事物

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而最坏的是，相信它是因为没有其它东西可信。

应该赞成的只有规则。但这不再是主体的规则，而是世界游戏的

规则。

实在，它只是幻灭的私生子。它本身，是一种附带的幻觉。信

赖实在是所有想象形式中最低级、最粗俗的。

然而，决定在扩大其影响，我们所能决定的范围在日益扩大。

我们不再有不愿意的自由。在那些甚至是我们不情愿的地方也必

须愿意。

此外，我们不应在此停止。我们不仅应向父母，也应向那些胚

胎探询他们对性别的选择。至少在这里，情境的荒诞就显露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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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大学生到达决斗场地时，对手已经死了

了。然而我们常常就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：我们应该根据我们什

么也不知道，而且什么也不想知道的想法使自己作决定。别人支

配你们生活的权力是一种滥用的权力。但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支配

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却是更加危险。就这样，自愿顺从已完全向反

面转化了：想望的指令、自由和选择的指令，这是其完善的形式。

意愿被赋予它的无限自由设了陷阱，而它则根据对一种特有的决

定的幻觉赞成此事。

然而，同样的秩序控制着各种意愿，并存在于生物学中。在我

们有效的世界中，各种意愿随机和自动的调整与新生儿性别分配

的调整、与数百万市民自由发表见解的调整一样，得出的统计结果

无异于向猴子咨询的结果。

那么，想用人的意愿代替事物的随机演变的根据何在？当然，

其根据只有以破坏正常秩序和搞诡计为荣了。我们愿意想望

奥秘就在此 如同我们愿意相信、愿意成功一样，因为一个没有

愿望、没有信仰、没有能力的世界的概念对我们是难以接受的。但

大多数时间我们只能希望得到已经发生过的事物。所以，当布拉

他的复制品已来

过这里了。这是复制人的、想望的、非自愿的操作者的领先行动。

这是根据原因 愿望的转喻而推测结果的先期行动。

人们总是强调愿望在前，就像根据结果找原因。但往往，它与

结局混淆起来。就像回顾它的往事和梦表明熟睡的人的身体感觉

一样。不管怎样，无论愿望是什么样，以后的事件总是属于命中注

定的，即不经意地发生在你周围的不管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事情

都有一条神秘的连接链。

那么，为什么我们应该希望和想望？我们不能不这样做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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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，通过展示一种无目标的愿望，人就成了虚无继

们应该通过想望或希望对一个他们没有什么期望的世界的未来作

出贡献。这是我们对自己的命运作出的非所愿的贡献。尼采认

为，人的这种冲动如此之强使得他由于害怕什么也不想望而选择

想望虚无

续的最可靠的代理。而这种虚无的继续就是原罪的继续。

“为什么是有而非无？”最终也没有回答。因为虚无来自于传

说、原罪，而某物则来自于约定被称作实在的东西。但是，实物从

来不是靠得住的。于是问题不是变成“幻觉从何而来？”而成了“现

实从何而来？”那么，怎么会有一种现实的效果呢？这是一个真正

的谜。如果世界是现实的，那它怎么会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合理的？

如果它只是幻觉，那么一个关于实在和理性的论说怎么会产生？

是否真正有与现实和理性的论说不同的观点？或许从未有过任何

一种迈向更多的科学、更多的觉悟和客观性的进步？或许所有这

些都只是知识分子和观念学者的论说？三个世纪以来，他们从中

得到了巨大的好处。

雅罗松（同样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提了出来。布鲁诺

说：“量子物理的创始人在用他们的方程式得出像差（参

照世界：时间、空间、同一律、排中律、不可分性、粒子的非定位的崩

溃）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微观世界看作是根本的、奇怪的和神秘的。

可是，这样一种解释不是最合乎逻辑的。因为对微观世界应该泰

然处之。如果我们不能从中得到宏观世界的概念，那么奥秘就存

在于宏观世界中。由此，我们应该想到，最奇怪的不是微观世界的

奇特，而是宏观世界的不奇特。为什么同一律、排中律、时间和空

间的概念在宏观世界中是可利用的？这是必须解释的。”（《从微观

到宏观 事实之奥秘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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